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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核查。阿孜古丽说她向派出所警察表达质疑和抱怨，因为餐厅的正常经营受到影响。不久，

警察当面向她道歉。阿孜古丽说她其实也能理解，警察是例行公事，毕竟发生了暴恐事件。 

  阿孜古丽还讲了个小故事。不久前她年迈的父母到北京来看她，老两口终于有机会去看看天

安门，但回家时怎么也打不着车，最后还是警察帮忙拦下一辆出租车。虽然阿孜古丽向父母解释

说，长安街上就是不好打车，但其实父母心底也暗知其中的缘由。返回乌鲁木齐后父母对她说，

“孩子，如果你待得不顺心就回家吧”。这让阿孜古丽很心酸，但后来她想开了。走在街上的阿

孜古丽觉得路人投向自己的目光比别人多，“也许他们觉得我长得漂亮吧”，她说。换种心态，

一下豁然开朗。 

【环球时报记者 胡锦洋】 

 

 

【随  笔】 

为新疆民族语言学科而发的感悟 

 

段 晴1 

 

我所从事专业，涉及古代印度语言、伊朗语言，因为专业关系，对新疆、西藏地区颇为关注。

最近参加了对一新疆博物馆与德国大学联合研究项目的评审，颇有感触。以下的话随感而发，借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与大家交流。有些问题未及求证，不当之处，还请各位谅解。 

众所周知，德国的科学研究，无论理工社会学科，均走在世界相关领域前列，甚至担纲引领

学科的发展。德国政府尤其加大对各种科学领域的支持力度，以保持德国科学研究在世界上的领

先地位。这些是政府的指导性纲领。 

在实际的接触中，我们发现，德国大学的学科设置有增有减。德国的大学教育，基本上是免

费的，大学只是象征性地收些许学费。但近 20 年来，德国对大学学科的设置进行了调整，一些

招不上学生的学科，一些被认为是没有前途、没有未来的学科，即使在历史上曾经非常辉煌，也

被无情关闭。以古典印度学为例：古典印度学是德国的传统学科，最辉煌时曾有 30 所以上的大

学设立古典印度学系。但是，这门学科在近 20 年内被大幅度削减。柏林自由大学的古典印度学

系，曾经为比较语言学的创始人 Franz Bopp 而设立，曾经是这所大学的招牌之一，但在几年前

随着最后一任教授 Harry Falk 的退休而被关闭。这一延续了二百多年的学科在柏林自由大学从此

不复存在。弗莱堡、图宾根等著名大学的古典印度学科也被停办2。 

一方面，一些传统学科被削减，另一方面，德国大学更强调发展有未来的学科，而且这一理

念似乎深入到每一位在职教职员。最近接触到柏林自由大学驻京办事处的德方职员，接触到宗教

学系佛教领域的一位教授，她们走访北大、走访哲学系，希望开展相关领域的合作研究。当我问

及同行且颇有建树的 Falk 教授（上文提到退休的那位），表示也希望加强与古典印度学科的合作

时，两位优雅的女士不约而同地告诉我，那是柏林自由大学已经被关停而且不会被重新开放的学

科，柏林自由大学要发展拥有未来的学科，例如目前正在寻求合作的现当代佛教学领域等。 

最近看到，新疆博物馆计划与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展合作，合作研究新疆博物馆藏回鹘文本《弥

勒会见记》3。参加这项研究的德方阵容，大有“未来”的味道。 

                                                        
1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2 这并非意味德国这一领域不再处于领先地位。以此学科而论，德国依然是最好的。 
3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是目前发现的最重要的古代维吾尔语文献，属于佛教类文献。古代维吾尔人曾经信仰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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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哥廷根大学参加合作的 4 名学者中，2 名是德国人。首席 Laut 教授，1954 年出生，曾

长期与中央民族大学已故突厥学教授耿世民合作。成员除了 1969 年出生的 Wilken 博士以外，另

外 2名则原本来自新疆，现就职于德国大学，或在德国相应部门工作。他们是：1）阿不来提·赛

买提，出生在新疆阿图什，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化专业毕业，曾经在土耳其安卡拉哈吉特

佩大学进修，自 1999 年—2003年德国哥廷根大学突厥学、中亚研究系教学助理，2003—2009 柏

林霍尔大学突厥学教师，2009年至今，哥廷根大学聘用教师。2）艾斯玛·米尔苏勒坦，出生于

新疆乌鲁木齐，1996年中央民族大学毕业，2000年新疆大学社会文化系硕士毕业，2007年任日

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2011年参加了德国汉高（Gerda-Henkel）基金会资助的课题“民国

时期南疆多种形式的法律与习俗”。自 2011 年至今，任职于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东亚部。 

两位出生于新疆的同胞成功就职于德国大学等部门，从他们的履历其实可以品味出，德国大

学在削减部分传统学科的同时，却在加强一些学科。对于外来人口就业，德国各个机构一向控制

非常严格。大学的位置，更是很少聘用外国人。但著名的哥廷根大学却聘用了来自中国维吾尔族

学者。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也在若干年前聘用了来自新疆的亚库普教授担任教授级研究员，

以接替著名的德国著名的突厥学学者 Peter Zieme。聘用来自中国维吾尔族学者担任大学的教师，

一定有加强维吾尔语教学的需要。而这样的加强，反映了德国大学对“拥有未来”之学科的构想。 

看到新疆博物馆提议与德国哥廷根大学合作开展研究，我的第一反应，即中方应派出梯队人

才参加合作。因为根据一般情形，德国方面选择与博物馆等合作，主要看重我们的独特馆藏，看

重中国才拥有的原始资料，通过对原始资料的研究，增强学科的实力，达到在世界范围内独领风

骚的意义。而中国一方愿意与国外合作，更多是因为国内相关学科较弱，可利用原始资料，通过

与国外合作，达到培养人才，加强学科建设之目的。 

但是我发现，目前对回鹘文的研究以及突厥学科，在中国其实仅局限在中央民族大学。而北

京大学等中国所谓一流大学，根本没有这样的学科。北京大学不仅现阶段没有维吾尔族教师，没

有维吾尔语教学，而且未来也很难设立。目前状况：北京大学将汉语以外的语言教学，基本上归

入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学院的建制，使我们处于尴尬的状态。即使因为学科的需要，

应该在北大开设维吾尔语教学，例如历史系边疆史、社会学系、宗教学系，其实皆需要安排维吾

尔语课程。但是在北大，这样的课程是否应交给外国语学院完成呢？至少在德国，我没见过这么

“排外”的建制，即把非本国语言类学科，统统纳入“外国语学院”。 

这里应当说，如北大这样的国内一流大学，实际上影响着中国社会所倡导的文化倾向，主宰

着中国社会的文化潮流，在中国具有学科引领的功能。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加大对国学的投入，

而根本不设突厥学、现当代维吾尔语文学课程，在某种程度上，在社会大众层面，已将突厥学、

维吾尔文学等排斥入弱势。这里不妨做个调查，中国的知识分子，饱读诗书的学者，有几个人知

道维吾尔语的作家，了解当代维吾尔语诗人？据了解，北京正在兴建超大的国学殿堂，是否在这

样的殿堂之侧，也能建立起类似“天山阿尔泰”之类的研究中心呢？仅以新疆维吾尔族而论，它

的人口已超过千万人。 

在中央民族大学之外建立针对新疆各民族文化的高层次的研究中心，在北大这样的大学中设

立突厥学的学科，实际上更有助于国家的统一，有助于凝聚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唯有充分尊重不

同民族的文化，让它的人民为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人家才会有发自于心的认同感。建立这样的

中心，更有利于提升普通民众对生活在中国境内不同文明的了解。实际上，汉族文化与历史悠久

的维吾尔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多层次的不同，以维吾尔族为例的新疆各民族文化应得到充分的尊

                                                                                                                                                                       
教。宋元两代是佛教在回鹘人中鼎盛时期。在信仰佛教时期，回鹘人采用了以粟特文为基础而创制的回鹘文，

以回鹘文取代了漠北时期使用的古代突厥文。佛教在新疆最后被伊斯兰教所代替，是在公元 14、15 世纪。伊

斯兰教传入，回鹘文逐渐废弃不用，而开始使用阿拉伯字母的文字，察合台文诞生。参阅耿世民：《古代维吾

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载于《文史》第十二辑，1981 年，第 211—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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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而这样的尊重不应仅仅存在于干部的口中，而应有高层次的推动，应得到高层次的研究、发

扬。 

这里应举出藏学中心这样的成功案例。建立于北京的藏学中心，最初大约是出于与达赖集团

政治斗争的需要。虽然至今藏学中心的学术研究参差不齐，科研成果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不能

不承认的事实是，藏学中心作为高层次学术中心的存在，推动了国内藏学研究的进步。尤其是，

当突发事件出现，藏学中心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2008 年 314 事件之后，藏学中心立即派出

了由学者担纲的调查小组，深入藏区寺院，为政府制定反分裂政策提供了依据。青藏铁路修成，

一组围绕观察分析藏区生活结构变化的课题随即诞生。围绕藏学中心，近年来在北京还建成了西

藏博物馆等，藏学中心也与国际学界开展了合作，例如与奥地利、日本开展的西藏贝叶经研究工

作等1。这些成绩不但在国际上提升了中国好形象，而且真正显示了中国现当代对不同文明的尊

重，令国际学界知晓，藏学研究不仅在达姆萨拉（达赖所在地），而且北京也有。尤为重要的是，

中国藏研中心的存在，无形中增加了中国老百姓对西藏文化的了解。北京内地，学习藏语的人远

多于学习维吾尔语的。我去过西藏和新疆。拿西藏的安居房，与南疆的安居房相比较，西藏的安

居房，似乎适应当地的民居，与当地文化基本协调。而南疆的安居房不类不伦。这其中其实反映

了藏学相对较强，而对天山阿尔泰各民族的研究远远滞后。 

北大梵巴专业，虽然属于外语学院，但为了真正使我们的学科在国际上具备竞争力，出于专

业学科建设的需要，我们特别引进了藏族学者一名。这名优秀的藏族学者，在北大开出了多种藏

语课程（目前限制在古藏文），改写了北大无藏语课程的历史。开课以来，藏语课程在校内外广

受欢迎。 

借此《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我呼吁在北京建立天山阿尔泰学研究中心。这样的中心耸立

在北京，将有利于突厥学研究，促进对不同文明的了解，增强各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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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藏收藏有来自南亚次大陆的古代梵文贝叶经。这些贝叶经的照片其实早已通过各种渠道为外国学界所掌握。

中国藏研中心通过与外国相关学术领域合作，实际上有“回收”的意义。毕业于北大梵巴专业的罗鸿受聘于藏

研中心，参加了相关课题，在国际上获得赞誉，也是对北大梵巴专业所培养人才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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